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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一回
赵云截江夺阿斗

孙权遗书退老瞒

    却说庞统、法正二人，劝玄德就席间杀刘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玄

德曰:“吾初人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决不可行。”二人再三说之，玄德

只是不从。次日，复与刘璋宴于城中，彼此细叙衷曲，情好甚密。酒

至半酣，庞统与法正商议曰:“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。”便教魏延登

堂舞剑，乘势杀刘璋。延遂拔剑进曰:“筵间无以为乐，愿舞剑为戏。”

庞统便唤众武士人，列于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。刘璋手下诸将，见魏

延舞剑筵前，又见阶下武士手按刀靶，直视堂上，从事张任亦掣剑舞

曰:“舞剑必须有对，某愿与魏将军同舞。”二人对舞于筵前。魏延目

视刘封，封亦拔剑助舞。于是刘馈、怜苞、邓贤各掣剑出曰:“我等当

群舞，以助一笑。”玄德大惊，急掣左右所佩之剑，立于席上曰:“吾兄

弟相逢痛饮，并无疑忌。又非‘鸿门会’上，何用舞剑?不弃剑者立

斩!”刘璋亦叱曰:“兄弟相聚，何必带刀?”命侍卫者尽去佩剑。众皆

纷然下堂。玄德唤诸将士上堂，以酒赐之，曰:“吾弟兄同宗骨血，共

议大事，并无二心。汝等勿疑。”诸将皆拜谢。刘璋执玄德之手而泣

曰:“吾兄之恩，誓不敢忘!”二人欢饮至晚而散。玄德归寨，责庞统

曰:“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?今后断勿为此。”统磋叹而退。

    却说刘璋归寨，刘馈等曰:“主公见今日席上光景乎?不如早回，

免生后患。”刘璋曰:“吾兄刘玄德，非比他人。”众将曰:“虽玄德无此

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吞并西川，以图富贵。”璋日:“汝等无间吾兄弟之

J清。”遂不听，日与玄德欢叙。忽报张鲁整顿兵马，将犯蔑萌关。刘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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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请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领诺，即日引本部兵望蔑萌关去了。众

将劝刘璋令大将紧守各处关隘，以防玄德兵变。璋初时不从，后因众

人苦劝，乃令白水都督杨怀、高沛二人，守把涪水关。刘璋自回成都。

玄德到蔑萌关，严禁军士，广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

    早有细作报人东吴。吴侯孙权会文武商议。顾雍进日:“刘备分

兵远涉山险而去，未易往还。何不差一军先截川口，断其归路，后尽

起东吴之兵，一鼓而下荆襄?此不可失之机会也。”权曰:“此计大

妙!”正商议间，忽屏风后一人大喝而出曰:“进此计者可斩之!—

欲害吾女之命耶!”众惊视之，乃吴国太也。国太怒曰:“吾一生惟有

一女，嫁与刘备。今若动兵，吾女性命如何!”因叱孙权曰:“汝掌父兄

之业，坐领八十一州，尚自不足，乃顾小利而不念骨肉!”孙权诺诺连

声，答曰:“老母之训，岂敢有违!”遂叱退众官。国太恨恨而人。孙权

立于轩下，自思:“此机会一失，荆襄何日可得?”正沉吟间，只见张昭

人问曰:“主公有何忧疑?”孙权曰:“正思适间之事。”张昭曰:“此极易

也:今差心腹将一人，只带五百军，潜入荆州，下一封密书与郡主，只

说国太病危，欲见亲女，取郡主星夜回东吴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

教带来。那时玄德定把荆州来换阿斗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动兵，更有何

碍?”权曰:“此计大妙!吾有一人，姓周，名善，最有胆量。自幼穿房

人户，多随吾兄。今可差他去。”昭曰:“切勿漏泄。只此便令起行。”

    于是密遣周善，将五百人，扮为商人，分作五船;更诈修国书，以

备盘洁;船内暗藏兵器。周善领命，取荆州水路而来。船泊江边，善

自人荆州，令门吏报孙夫人。夫人命周善人。善呈上密书。夫人见

说国太病危，洒泪动问。周善拜诉曰:“国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

夫人。倘去得迟，恐不能相见。就教夫人带阿斗去见一面。”夫人曰:

“皇叔引兵远出，我今欲回，须使人知会军师，方可以行。”周善曰:“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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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师回言道:‘须报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’，如之奈何?”夫人

曰:“若不辞而去，恐有阻当。”周善曰:“大江之中，已准备下船只。只

今便请夫人上车出城。”孙夫人听知母病危急，如何不慌?便将七岁

孩子阿斗，载在车中;随行带三十徐人，各跨刀剑，上马离荆州城，便

来江边上船。府中人欲报时，孙夫人已到沙头镇，下在船中了。

    周善方欲开船，只听得岸上有人大叫:“且休开船，容与夫人饯

行!”视之，乃赵云也。原来赵云巡哨方回，听得这个消息，吃了一惊，

只带四五骑，旋风般沿江赶来。周善手执长戈，大喝日:“汝何人，敢

当主母!”叱令军士一齐开船，各将军器出来，摆列在船上。风顺水

急，船皆随流而去。赵云沿江赶叫:“任从夫人去。只有一句话拜

察。”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进。赵云沿江赶到十徐里，忽见江滩斜缆一

只渔船在那里。赵云弃马执枪，跳上渔船。只两人驾船前来，望着夫

人所坐大船追赶。周善教军士放箭。赵云以枪拨之，箭皆纷纷落水。

离大船悬隔丈徐，吴兵用枪乱刺。赵云弃枪在小船上，掣所佩青红剑

在手，分开枪溯，望吴船涌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吴兵尽皆惊倒。赵云

入舱中，见夫人抱阿斗于怀中，喝赵云日:“何故无礼!”云插剑声嗒

曰:“主母欲何往?何故不令军师知会?”夫人曰:“我母亲病在危笃，

无暇报知。”云曰:“主母探病，何故带小主人去?”夫人曰:“阿斗是吾

子，留在荆州，无人看觑。”云曰:“主母差矣。主人一生，只有这点骨

血，小将在当阳长坂坡百万军中救出;今日夫人却欲抱将去，是何道

理?”夫人怒曰:“量汝只是帐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!”云曰:“夫人

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”夫人喝曰:“汝半路辄人船中，必有反意!”

云曰:“若不留下小主人，纵然万死，亦不敢放夫人去。”夫人喝侍脾向

前揪摔，被赵云推倒，就怀中夺了阿斗，抱出船头上。— 欲要傍岸，

又无帮手;欲要行凶，又恐碍于道理:进退不得。夫人喝侍脾夺阿斗，

赵云一手抱定阿斗，一手仗剑，人不敢近。周善在后梢挟住舵，只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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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船下水。风顺水急，望中流而去。赵云孤掌难鸣，只护得阿斗，安

能移舟傍岸?

    正在危急，忽见下流头港内一字儿使出十徐只船来，船上磨旗擂

鼓。赵云自思:“今番中了东吴之计!”只见当头船上一员大将，手执

长矛，高声大叫:“嫂嫂留下侄儿去!”原来张飞巡哨，听得这个消息，

急来油江夹口，正撞着吴船，急忙截住。当下张飞提剑跳上吴船。周

善见张飞上船，提刀来迎，被张飞手起一剑砍倒，提头掷于孙夫人前。

夫人大惊曰:“叔叔何故无礼?”张飞日:“嫂嫂不以俺哥哥为重，私自

归家，这便无礼!”夫人曰:“吾母病重，甚是危急，若等你哥哥回报，须

误了我事。若你不放我回去，我情愿投江而死!”

    张飞与赵云商议:“若逼死夫人，非为臣下之道。只护着阿斗过

船去罢。”乃谓夫人曰:“俺哥哥大汉皇叔，也不辱没嫂嫂。今日相别，

若思哥哥恩义，早早回来。”说罢，抱了阿斗，自与赵云回船，放孙夫人

五只船去了。后人有诗赞子龙曰:

昔年救主在当阳，今日飞身向大江。

船上吴兵皆胆裂，子龙英勇世无双!

    又有诗赞翼德曰:

        长坂桥边怒气腾，一声虎啸退曹兵。

        今朝江上扶危主，青史应传万载名。

    二人欢喜回船。行不数里，孔明引大队船只接来。见阿斗已夺

回，大喜。三人并马而归。孔明自申文书往蔑萌关，报知玄德。

    却说孙夫人回吴，具说张飞、赵云杀了周善，截江夺了阿斗。孙

权大怒曰:“今吾妹已归，与彼不亲，杀周善之仇，如何不报!”唤集文

武，商议起军攻取荆州。正商议调兵，忽报曹操起军四十万来报赤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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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仇。孙权大惊，且按下荆州，商议拒敌曹操。人报长史张纹辞疾回

家，今已病故，有哀书上呈。权拆视之，书中劝孙权迁居株陵，言袜陵

山1i}有帝王之气，可速迁于此，以为万世之业。孙权览书大哭，谓众

官曰:“张子纲劝吾迁居袜陵，吾如何不从!”即命迁治建业，筑石头

城。吕蒙进曰:“曹操兵来，可于濡须水口筑坞以拒之。”诸将皆曰:

“上岸击贼，跳足入船，何用筑城?”蒙曰:“兵有利钝，战无必胜。如碎

然遇敌，步骑相促，人尚不暇及水，何能人船乎?”权曰:“‘人无远虑，

必有近忧’。子明之见甚远。”便差军数万筑濡须坞。晓夜并工，刻期

告竣。

    却说曹操在许都，威福日甚。长史董昭进曰:“自古以来，人臣未

有如亚相之功者，虽周公、吕望，莫可及也:栉风沐雨，三十徐年，扫荡

群凶，与百姓除害，使汉室复存。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?合受魏公之

位，加‘九锡’以彰功德。”— 你道那九锡?

  一车马葡飞魏惫居谊魏，，纂赞淤
    二.衣服衰冕之服赤m副焉。衷冕，        ” 一”r一王者之服。赤局，朱履也。

  三，乐悬'If, Y 1.
  四，朱户9-N狱 , lli} 91rl- ,o
  五，纳陛督 ,i悬
  六，虎责季言墓金,

  七，’夫钱R愚 1o Q,*)。
  八，弓矢鬃 - ,fL阜 o凳熏羞    tt-l a}kP7+,  MFo  ,x ,tta
  九，柜p-圭攒霭拿丽赏紧繁髯富:望蒙翼磊翼:醚;黔淤

侍中荀或曰:“不可。71相本兴义兵，匡扶汉室，当秉忠贞之志，守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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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之节。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”曹操闻言，勃然变色。董昭曰:

“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?”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，加九锡。荀或叹曰:

“吾不想今日见此事!”操闻，深恨之，以为不助己也。建安十七年冬

十月，曹操兴兵下江南，就命荀或同行。或已知操有杀己之心，托病

止于寿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。盒上有操亲笔封记。开盒视

之，并无一物。或会其意，遂服毒而亡。年五十岁。后人有诗叹曰:

文若才华天下闻，可怜失足在权门。

后人休把留侯比，临没无颜见汉君。

    其子荀挥，发哀书报曹操。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溢曰敬侯。

    且说曹操大军至濡须，先差曹洪领三万铁甲马军，哨至江边。回

报云:“遥望沿江一带，旗蟠无数，不知兵聚何处。”操放心不下，自领

兵前进，就濡须口排开军阵。操领百徐人上山坡，遥望战船，各分队

伍，依次摆列。旗分五色，兵器鲜明。当中大船上青罗伞下，坐着孙

权。左右文武，侍立两边。操以鞭指曰:“生子当如孙仲谋!若刘景

升儿子，豚犬耳!”忽一声响动，南船一齐飞奔过来。濡须坞内又一军

出，冲动曹兵。曹操军马退后便走，止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骑赶到山

边，为首马上一人，碧眼紫髯。— 众人认得正是孙权。权自引一队

马军来击曹操。操大惊，急回马时，东吴大将韩当、周泰，两骑马直冲

将上来。操背后许褚纵马舞刀，敌住二将，曹操得脱归寨。许褚与二

将战三十合方回。操回寨，重赏许褚，责骂众将:“临敌先退，挫吾锐

气!后若如此，尽皆斩首!”是夜二更时分，忽寨外喊声大震。操急上

马，见四下里火起，却被吴兵劫人大寨。杀至天明，曹兵退五十徐里

下寨。操心中郁闷，闲看兵书。程显曰:" 7}相既知兵法，岂不知‘兵

贵神速’乎?承相起兵，迁延日久，故孙权得以准备，夹濡须水口为

坞，难于攻击。不若且退兵还许都，别作良图。”操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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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程显出。操伏几而卧，忽闻潮声汹涌，如万马争奔之状。操急视

之，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，光华射目;仰望天上，又有两轮太阳对

照。忽见江心那轮红日，直飞起来，坠于寨前山中，其声如雷。猛然

惊觉，原来在帐中做了一梦。帐前军报道午时。曹操教备马，引五十

徐骑，径奔出寨，至梦中所见落日山边。正看之间，忽见一簇人马，当

先一人，金盔金甲。操视之，乃孙权也。权见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山上

勒住马，以鞭指操曰:"A相坐镇中原，富贵已极，何故贪心不足，又来

侵我江南?”操答曰:“汝为臣下，不尊王室。吾奉天子诏，特来讨汝!”

孙权笑曰:“此言岂不羞乎?天下岂不知你挟天子令诸侯?吾非不尊

汉朝，正欲讨汝以正国家耳。”操大怒，叱诸将上山捉孙权。忽一声鼓

响，山背后两彪军出:右边韩当、周泰，左边陈武、潘璋。四员将带三

千弓弩手乱射，矢如雨发。操急引众将回走。背后四将赶来甚急。

赶到半路，许褚引众虎卫军敌住，救回曹操。吴兵齐奏凯歌，回濡须

去了。操还营自思:“孙权非等闲人物。红日之应，久后必为帝王。”

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。又恐东吴耻笑，进退未决。两边又相拒了月

徐，战了数场，互相胜负。直至来年正月，春雨连绵，水港皆满，军士

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异常。操心甚忧。当日正在寨中，与众谋士商

议。或劝操收兵;或云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归。操犹豫未定。

忽报东吴有使责书到。操启视之。书略曰:

    孤与71相，彼此皆汉朝臣宰。71相不思报国安民，乃妄

动干戈，残虐生灵，岂仁人之所为哉?即日春水方生，公当

速去。如其不然，复有赤壁之祸矣。公宜自思焉。

    书背后又批两行云:“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”

    曹操看毕，大笑曰:“孙仲谋不欺我也。”重赏来使，遂下令班师，

命庐江太守朱光镇守皖城，自引大军回许昌。孙权亦收军回袜陵。



480{一，一甲罗甲哭，一r
权与众将商议:“曹操虽然北去，刘备尚在蔑萌关未还。何不引拒曹

操之兵，以取荆州?”张昭献计曰:“且未可动兵。某有一计，使刘备不

能再还荆州。”正是:孟德雄兵方退北，仲谋壮志又图南。不知张昭说

出甚计来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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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二回
取涪关杨高授首

攻锥城黄魏争功

    却说张昭献计曰:“且休要动兵。若一兴师，曹操必复至。不如

修书二封:一封与刘璋，言刘备结连东吴，共取西川，使刘璋心疑而攻

刘备;一封与张鲁，教进兵向荆州来，着刘备首尾不能救应。我然后

起兵取之，事可谐矣。”权从之，即发使二处去讫。

    且说玄德在蔑萌关日久，甚得民心。忽接得孔明文书，知孙夫人

已回东吴。又闻曹操兴兵犯濡须，乃与庞统议曰:“曹操击孙权，操胜

必将取荆州，权胜亦必取荆州矣。为之奈何?”庞统曰:“主公勿忧。

有孔明在彼，料想东吴不敢犯荆州。主公可驰书去刘璋处，只推:‘曹

操攻击孙权，权求救于荆州。吾与孙权唇齿之邦，不容不相援。张鲁

自守之贼，决不敢来犯界。吾今欲勒兵回荆州，与孙权会同破曹操，

奈兵少粮缺。望推同宗之谊，速发精兵三、四万，行粮十万解相助。

请勿有误。’若得军马钱粮，却另作商议。”

    玄德从之，遣人往成都。来到关前，杨怀、高沛闻知此事，遂教高

沛守关，杨怀同使者人成都，见刘璋呈上书信。刘璋看毕，问杨怀为

何亦同来。杨怀曰:“专为此书而来。刘备自从人川，广布恩德，以收

民心，其意甚是不善。今求军马钱粮，切不可与。如若相助，是把薪

助火也。”刘璋曰:“吾与玄德有兄弟之情，岂可不助?”一人出曰:“刘

备袅雄，久留于蜀而不遣，是纵虎人室矣。今更助之以军马钱粮，何

异与虎添翼乎?”众视其人，乃零陵黑阳人，姓刘，名巴，字子初。刘璋



482一，-尸半盛鑫声，，，一
闻刘巴之言，犹豫未决。黄权又复苦谏。璋乃量拨老弱军四千，米一

万解，发书遣使报玄德。仍令杨怀、高沛紧守关隘。刘璋使者到蔑萌

关见玄德，呈上回书。玄德大怒曰:“吾为汝御敌，费力劳心。汝今积

财吝赏，何以使士卒效命乎?”遂扯毁回书，大骂而起。使者逃回成

都。庞统日:“主公只以仁义为重，今日毁书发怒，前情尽弃矣。”玄德

曰:“如此，当若何?”庞统曰:“某有三条计策，请主公自择而行。”

    玄德问:“那三条计?”统曰:“只今便选精兵，昼夜兼道径袭成都:

此为上计。杨怀、高沛乃蜀中名将，各仗强兵拒守关隘;今主公佯以

回荆州为名，二将闻知，必来相送;就送行处，擒而杀之，夺了关隘，先

取涪城，然后却向成都:此中计也。退还白帝，连夜回荆州，徐图进

取:此为下计。若沉吟不去，将至大困，不可救矣。”玄德曰:“军师上

计太促，下计太缓;中计不迟不疾，可以行之。”

    于是发书致刘璋，只说曹操令部将乐进引兵至青泥镇，众将抵敌

不住，吾当亲往拒之，不及面会，特书相辞。书至成都，张松听得说刘

玄德欲回荆州，只道是真心，乃修书一封，欲令人送与玄德。却值亲

兄广汉太守张肃到，松急藏书于袖中，与肃相陪说话。肃见松神情恍

惚，心中疑惑。松取酒与肃共饮。献酬之间，忽落此书于地，被肃从

人拾得。席散后，从人以书呈肃。肃开视之。书略日:

    松昨进言于皇叔，并无虚谬，何乃迟迟不发?逆取顺

守，古人所贵。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，何故欲弃此而回荆州

乎?使松闻之，如有所失。书呈到日，疾速进兵。松当为内

应，万匆自误!

    张肃见了，大惊曰:“吾弟作灭门之事，不可不首。”连夜将书见刘

璋，具言弟张松与刘备同谋，欲献西川。刘璋大怒曰:“吾平日未尝薄

待他，何故欲谋反!”遂下令捉张松全家，尽斩于市。后人有诗叹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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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览无遗世所稀，谁知书信泄天机。

未观玄德兴王业，先向成都血染衣。

    刘璋既斩张松，聚集文武商议曰:“刘备欲夺吾基业，当如之何?”

黄权曰:“事不宜迟。即便差人告报各处关隘，添兵把守，不许放荆州

一人一骑入关。”璋从其言，星夜驰檄各关去讫。

    却说玄德提兵回涪城，先令人报上涪水关，请杨怀、高沛出关相

别。杨、高二将闻报，商议曰:“玄德此回若何?”高沛曰:“玄德合死。

我等各藏利刃在身，就送行处刺之，以绝吾主之患。”杨怀曰:“此计大

妙。”二人只带随行二百人，出关送行，其徐并留在关上。玄德大军尽

发。前至涪水之上，庞统在马上谓玄德曰:“杨怀、高沛若欣然而来，

可提防之;若彼不来，便起兵径取其关，不可迟缓。”正说间，忽起一阵

旋风，把马前“帅”字旗吹倒。玄德问庞统曰:“此何兆也?”统日:“此

警报也:杨怀、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，宜善防之。”玄德乃身披重恺，

自佩宝剑防备。人报杨、高二将前来送行。玄德令军马歇定。庞统

分付魏延、黄忠:“但关上来的军士，不问多少，马步军兵，一个也休放

回。”二将得令而去。

    却说杨怀、高沛二人身边各藏利刃，带二百军兵，牵羊送酒，直至

军前。见并无准备，心中暗喜，以为中计。人至帐下，见玄德正与庞

统坐于帐中。二将声嗒曰:“闻皇叔远回，特具薄礼相送。”遂进酒劝

玄德。玄德曰:“二将军守关不易，当先饮此杯。”二将饮酒毕，玄德

日:“吾有密事与二将军商议，闲人退避。”遂将带来二百人尽赶出中

军。玄德叱曰:“左右与吾捉下二贼!”帐后刘封、关平应声而出。杨、

高二人急待争斗，刘封、关平各捉住一人。玄德喝曰:“吾与汝主是同

宗兄弟，汝二人何故同谋，离间亲情?”庞统叱左右搜其身畔，果然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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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出利刃一口。统便喝斩二人;玄德还犹未决，统曰:“二人本意欲杀

吾主，罪不容诛。”遂叱刀斧手斩杨怀、高沛于帐前。黄忠、魏延早将

二百从人，先自捉下，不曾走了一个。玄德唤人，各赐酒压惊。玄德

曰:“杨怀、高沛离间吾兄弟，又藏利刃行刺，放行诛戮。尔等无罪，不

必惊疑。”众各拜谢。庞统曰:“吾今即用汝等引路，带吾军取关。各

有重赏。”众皆应允。是夜二百人先行，大军随后。前军至关下叫曰:

“二将军有急事回，可速开关。”城上听得是自家军，即时开关。大军

一拥而人，兵不血刃，得了涪关。蜀兵皆降。玄德各加重赏，遂即分

兵前后守把。次日劳军，设宴于公厅。玄德酒酣，顾庞统曰:“今日之

会，可为乐乎?”庞统曰:“伐人之国而以为乐，非仁者之兵也。”玄德

曰:“吾闻昔日武王伐封，作乐象功，此亦非仁者之兵钦?汝言何不合

道理?可速退!”庞统大笑而起。左右亦扶玄德入后堂。睡至半夜，

酒醒。左右以逐庞统之言，告知玄德。玄德大悔;次早穿衣升堂，请

庞统谢罪曰:“昨日酒醉，言语触犯，幸勿挂怀。”庞统谈笑自若。玄德

曰:“昨日之言，惟吾有失。”庞统曰:“君臣俱失，何独主公?”玄德亦大

笑，其乐如初。

    却说刘璋闻玄德杀了杨、高二将，袭了涪水关，大惊曰:“不料今

日果有此事!”遂聚文武，问退兵之策。黄权曰:“可连夜遣兵屯锥县，

塞住咽喉之路。刘备虽有精兵猛将，不能过也。”璋遂令刘馈、冷苞、

张任、邓贤点五万大军，星夜往守锥县，以拒刘备。

    四将行兵之次，刘绩曰:“吾闻锦屏山中有一异人，道号‘紫虚上

人’，知人生死贵贱。吾辈今日行军，正从锦屏山过。何不试往问

之?”张任曰:“大丈夫行兵拒敌，岂可问于山野之人乎?”绩曰:“不然。

圣人云:‘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’吾等问于高明之人，当趋吉避凶。”于

是四人引五六十骑至山下，问径樵夫。樵夫指高山绝顶上，便是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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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居。四人上山至庵前，见一道童出迎。问了姓名，引人庵中。只见

紫虚上人，坐于蒲墩之上。四人下拜，求问前程之事。紫虚上人曰:

“贫道乃山野废人，岂知休咎?”刘馈再三拜问，紫虚遂命道童取纸笔，

写下八句言语，付与刘馈。其文曰:

    左龙右凤，飞入西川。雏凤坠地，卧龙升天。一得一

失，天数当然。见机而作，勿丧九泉。

    刘馈又问曰:“我四人气数如何?”紫虚上人曰:“定数难逃，何必

再问!”馈又请问时，上人眉垂目合，恰似睡着的一般，并不答应。四

人下山。刘绩曰:“仙人之言，不可不信。”张任曰:“此狂雯也，听之何

益。”遂上马前行。既至锥县，分调人马，守把各处隘口。刘绩曰:“锥

城乃成都之保障，失此则成都难保。吾四人公议，着二人守城，二人

去锥县前面，依山傍险，扎下两个寨子，勿使敌兵临城。”怜苞、邓贤

曰:“某愿往结寨。”刘绩大喜，分兵二万，与拎、邓二人，离城六十里下

寨。刘馈、张任守护锥城。

    却说玄德既得涪水关，与庞统商议进取锥城。人报刘璋拨四将

前来，即日怜苞、邓贤领二万军离城六十里，扎下两个大寨。玄德聚

众将问曰:“谁敢建头功，去取二将寨栅?”老将黄忠应声出曰:“老夫

愿往。”玄德曰:“老将军率本部人马，前至锥城，如取得怜苞、邓贤营

寨，必当重赏。”

    黄忠大喜，即领本部兵马，谢了要行。忽帐下一人出曰:“老将军

年纪高大，如何去得?小将不才愿往。”玄德视之，乃是魏延。黄忠

曰:“我已领下将令，你如何敢搀越?”魏延曰:“老者不以筋骨为能。

吾闻冷苞、邓贤乃蜀中名将，血气方刚。恐老将军近他不得，岂不误

了主公大事?因此愿相替，本是好意。”黄忠大怒曰:“汝说吾老，敢与

我比试武艺么?”魏延曰:“就主公之前，当面比试。赢得的便去，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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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?”黄忠遂趋步下阶，便叫小校:“将刀来!”玄德急止之曰:“不可!

吾今提兵取川，全仗汝二人之力。今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。须误了我

大事。吾与你二人劝解，休得争论。”庞统曰:“汝二人不必相争。即

今怜苞、邓贤下了两个营寨。今汝二人自领本部军马，各打一寨。如

先夺得者，便为头功。”于是分定黄忠打冷苞寨，魏延打邓贤寨。二人

各领命去了。庞统曰:“此二人去，恐于路上相争。主公可自引军为

后应。”玄德留庞统守城，自与刘封、关平引五千军随后进发。

    却说黄忠归寨，传令来日四更造饭，五更结束，平明进兵，取左边

山谷而进。魏延却暗使人探听黄忠甚时起兵。探事人回报:“来日四

更造饭，五更起兵。”魏延暗喜，分付众军士二更造饭，三更起兵，平明

要到邓贤寨边。军士得令，都饱餐一顿，马摘铃，人衔枚，卷旗束甲，

暗地去劫寨。三更前后，离寨前进。到半路，魏延马上寻思:“只去打

邓贤寨，不显能处;不如先去打怜苞寨，却将得胜兵打邓贤寨。两处

功劳，都是我的。”就马上传令，教军士都投左边山路里去。天色微

明，离怜苞寨不远，教军士少歇，排溯金鼓旗蟠、枪刀器械。

    早有伏路小军飞报人寨，怜苞已有准备了。一声炮响，三军上

马，杀将出来。魏延纵马提刀，与怜苞接战。二将交马，战到三十合，

川兵分两路来袭汉军。汉军走了半夜，人马力乏，抵当不住，退后便

走。魏延听得背后阵脚乱，撇了怜苞，拨马回走。川兵随后赶来，汉

军大败。走不到五里，山背后鼓声震地，邓贤引一彪军从山谷里截出

来，大叫:“魏延快下马受降!”魏延策马飞奔，那马忽失前蹄，双足跪

地，将魏延掀将下来。邓贤马奔到，挺枪来刺魏延。枪未到处，弓弦

响，邓贤倒撞下马。后面怜苞方欲来救，一员大将，从山坡上跃马而

来，厉声大叫:“老将黄忠在此!’’舞刀直取怜苞。冷苞抵敌不住，望后

便走。黄忠乘势追赶，川兵大乱。

    黄忠一枝军救了魏延，杀了邓贤，直赶到寨前。冷苞回马与黄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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